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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情诗笺

站在石钟山的山腰上，我第一次从视觉上领略了武

侠剧里豪气万千的“江湖重逢”四字。长江与鄱阳湖在

这里交汇相融，像两个同宗同源的帮派，彼此依存，各自

精彩。让我这个鄱阳人，对长江，瞬间从地理与情感上

拉近了距离。

在长江鄱阳湖水生物保护基地，我和几个北方来的

老师一样，在各种美得令人屏息的鱼群面前兴奋得像个

孩子。在这些或呆萌无邪或欢脱酣畅的水生物面前，人

类显得束手束脚，黯淡无趣得很。同行的《作家文摘》编

辑王晓君说，如果有来生，我想做一只中华鲟。我脱口

而出，那我来生做一只江豚吧，做一只永远微笑着的豚

宝宝。

可是一路看下去，并未见到江豚。我才知道，江豚

对于环境与水域有着极高要求，无法在水族场馆作公开

展示。哪怕在浩渺的长江，江豚的种群数量也极为稀

少，现仅存 1249 头，比熊猫还要珍稀。而作为长江“肺

叶”的鄱阳湖，是江豚们钟爱的栖息地，被誉为长江江豚

“最后的堡垒”，长江流域超过三分之一的江豚在那里安

家。

我在馆内一张江豚巨幅照片前驻足良久。这个圆

滚滚的家伙，从水面抬起大大的脑袋，扬着微笑的唇，在

朝我喷水。那憨态可掬的样子，多像个天真顽皮的孩子

呀！我的唇不自觉地跟着它上扬，甚至想伸手去摸摸它

的大脑袋，问问它，长江江豚，你们还好吗？

我突然生出一个热望，去鄱阳湖，为江豚做一次家

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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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给江豚做家访，先得找到它在人间的家人。

蒋礼义就是其中一个。第一次见到蒋礼义，我觉得

他长得太像江豚了。千真万确！五十多岁的蒋礼义长

着一张圆脸，眯缝的小眼睛，上扬的薄唇，眉毛离眼睛有

些远，也比常人要弯，像倒挂的笑纹，脸上带着天然的喜

感。尤其说起江豚时，他脸上的笑意会层层漾开，整张

脸全是各种弯弯的弧形。我跟他说话时会不时走神，感

觉面前是某只江豚化作的人形。

蒋礼义在湖边的一个小渔村长大，小时候，每到暑

假他都会跟着父亲去打鱼。船上的生活有些枯燥，蒋礼

义便总是趴在船头看鱼。偶尔湖面一阵骚动，游过一两

只江豚，他便会特别兴奋。那时候父亲管它叫“江猪”。

那个黑不溜秋圆滚滚的家伙，竟然生活在水里，而且身

姿矫健，像个游泳健将。这让常在湖里厮混的蒋礼义，

特别想与它亲近，甚至跟它比一比游泳。可是这个愿望

从来没有实现过。在他心里，江豚是亲切的，也是神秘

的。它们和湖水共存，是童年记忆及故乡版图里一个温

柔的光点。

他没有想到，若干年后，他与江豚的第一次亲近，竟

会是那样一个场景。

那是 2012 年春。鄱阳湖迎来罕见的枯水期，水位急

速下降，汪洋一片的湖水仿佛被地心抽离，变成了一个

个蝶形湖。彼时，作为县渔政局聘用人员的蒋礼义，正

陪同中国科学院水生物研究所的团队做渔民调研，突然

接到了一个消息，在乐安河一个浅水域，发现几头受困

的江豚。调研即刻中断，蒋礼义随着专家及渔民火速赶

往现场，展开紧急救援。

那是一个几百平方米的小水洼，有七八头江豚因

为水位过低而围困其中。它们正奋力扑腾着尾鳍，企

图摆脱困境。有一头江豚明显游不动了，躺在那里喘

息，暴露在外的背部被太阳灼晒出一个鼓包。在专家

的指导下，大家开始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接力救护，先把

江豚转移到水域面积较大的湖区，再给它们一一做体

检。遗憾的是那头受伤的江豚已经没有力气了，没有

带充分的救援工具，蒋礼义和几名渔民把自己的棉秋

衣脱下来垫在江豚腹部，大家作了许多努力，这只江豚

还是渐渐停止了呼吸。趴在江豚身旁的蒋礼义，头一

次近距离听到江豚从气孔发出的声音，他的手还触碰

到了它的身体，它的皮肤光滑娇嫩——比婴儿还要柔

软，也比婴儿还要脆弱。蒋礼义的心先是一颤，接着又

沉沉下坠。

这只因搁浅而亡的江豚，从此搁在了老蒋的心里。

随后几年，蒋礼义见到了鄱阳湖更多的苦难。各种

往来船只、非法捕捞，严重伤害着鄱阳湖的生态。蒋礼

义常常在湖边巡查、发呆。河流时而枯瘦，时而浑黄，漂

浮着各种渔网、垃圾，甚至是电网、迷魂阵、吸螺机，像一

个浑身插着管子的垂暮老者，难以寻回从前的生机。

最令他不安的是，他越来越少看到江豚的身影了。

2017 年，在蒋礼义等渔民的发起下，鄱阳县成立了

全省第一个江豚保护协会，他们开始奔走于湖区，开展

保护江豚的实践行动。第二年，在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

的资金支持下，鄱阳县成为“捕鱼人”转型“护鱼护豚员”

的协助巡护制度试点区，蒋礼义联合 6 名退捕渔民组成

“鄱阳县江豚协助巡护队”。

从 那 天 起 ，他 和 他 的 队 员 们 ，成 了 江 豚 真 正 的 家

人。他们驾驶着昔日的渔船，在这片熟悉的湖上，开始

了艰辛漫长的护豚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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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鄱阳龙口至瓢山，长达 40 公里的水域，成了老蒋

和他的队员们每日的“探亲”之旅。

每天早上七点，老蒋和他的护豚“梦之队”准时出

发，风雨无阻地深入湖泊，去探访他们的江豚家人。

无论严寒酷暑，深谙水性的老蒋每次都会郑重地穿

上工作服——一件胸前印着“江豚救助”四个大字的橙

色救生马甲。明亮的橙色，被湖水的蓝映照着，像猎猎

旌旗。那是他的战斗盔甲，穿上它会给工作带来很多便

利，但老蒋私心里觉得，这也是他与江豚之间亲缘关系

的认证。

在成立“江豚协助巡护队”之初，老蒋的日子极不好

过。作为渔民曾经的一员，他似乎突然站在了他们的对

立面，收缴非法渔具，打击违规捕捞，宣传江豚保护……

渔民们极不理解，他们讥讽辱骂老蒋，别穿了个马甲，就

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蒋礼义不断给自己打气，对他们动

之以情，晓之以理。他深知，再不行动，不但江豚会濒临

灭绝，连这条母亲河也会被耗竭至死。

2021 年长江实施十年禁渔之后，无数渔民离开渔船

转岗谋生，在政策与宣传的影响下，许多人经历了情感

与生计的双重转折，也有不少渔民主动加入护豚队伍。

鄱阳湖在休养生息中，渐渐焕发出新的生命光彩。

眼见着，江豚又多了起来。老蒋和队员每天最大的

乐趣，就是站在船头清数所见的江豚数量。有一次，他

们在龙口水域见证了一次极为壮观的江豚集体亮相，一

头接一头的江豚腾出水面，在湖里嬉戏打闹。他们数了

一下，竟有五十余头。那一天，队员毛国启的嗓子都喊

哑了，而老蒋却被湖风吹出了热泪。

找寻江豚的身影，关注江豚的种群数量，清理水上

废弃渔网，解救搁浅受困的江豚……在日复一日的工作

中，老蒋的生活与情感渐渐和江豚建立了深厚的粘连。

它们从工作领域渐渐蔓延到他全部的生活。他每天脑

子里想得最多的是江豚，手机里装的全是江豚的照片与

视频，在家里最常说的话题也是江豚。连他的脸色，也

因为江豚，成了家里的“晴雨表”。回家闷着脸时，老蒋

的妻子从不主动跟他搭话。若是他面色舒展，妻子便知

道他今天是看着江豚了。如果回到家喜形于色，还哼上

了小曲，妻子就会跟他打趣：今天这是看到多少头江豚

了？老蒋就会凑上他那张笑眯眯的“豚”脸，说，真给你

说着了，不仅看到了很多只豚，还看到豚崽了。如今，看

到江豚，对于老蒋来说，已经太寻常了，但每次看到豚宝

宝，他还是无比激动。真是好呀！江豚的家族又添丁

了。他喃喃自语，想想就又美了起来。

老蒋的妻子跟我说笑，你没瞧见他那个样，简直比

自己当爹了还要美呢。

老蒋只是笑着，忙着翻手机里的照片，一张张跟我

解说：

你看，这是江豚在跟飞鸟抢食。

这个，是豚妈妈带着豚宝宝在戏水。江豚是母系社

会，豚妈妈怀胎 12 个月才产下豚宝宝，这么长时间，豚爸

爸一般都跑路了……

这个最有意思，江豚在喷水，它们最喜欢朝人喷水，

鬼着呢。

江 豚 会 跟 人 打 招 呼 ，看 见 人 会 发 出“ 呋 呋 ”的 声

音……

老蒋笑眯着眼，絮絮叨叨，有点没完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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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继续我的家访，去水上，去湖心，去江豚真正

的家园。

我并不在湖边长大，对于鄱阳湖，除了名称上的天

然亲近，我对它的前世今生并不熟知。但我在鄱阳县摄

影家李哲民拍的老照片里，看到过王勃诗句里“渔舟唱

晚，响穷彭蠡之滨”的景象。久远的黑白照片，却因渔火

点点、湖光粼粼、鸟豚成群、芳草成片，而生出自然之香

斑斓之色，令人为之神往。

但专为访寻江豚而来，还是第一次。

终于坐上了老蒋的“梦之船”。已至白露，暑气却仍

未退场。站在船头，日头依旧炙烈。宽广的湖水与徐徐

的湖风迎面而来，想着能亲眼见到江豚，我有些兴奋难

抑。

队友毛国启、范细才跟老蒋是这支护豚“梦之队”的

铁三角。他们每日的巡护工作分工明确，毛国启与范细

才负责一左一右观察巡视，老蒋则负责记录与拍摄。毛

国启、范细才在进巡护队之前，是地道的渔民。范细才

长着一张周正的方脸，精干憨厚。他说当初进入巡护

队，是他主动争取的，除了熟悉水域地形，更因“离不开

这片水”。“我对湖水有感情，开始是舍不得这些鱼，后来

才晓得江豚这么稀罕，就想为它们做点事。”范细才憨憨

地说。

老蒋站在船头，目光如扫描仪般掠过广阔的水面。

那件印着“江豚救助”的橙色救生衣在他身上，就像一种

无声的宣言。在这片湖水里穿梭数年，他熟知这里每一

道水流的纹理，知晓水下何处有暗沙，何处是江豚最爱

流连的栖息地。

行至湖心。除了船的轰鸣，世界辽阔而安静。时间

变得黏稠缓慢起来。我忽然理解了老蒋们日复一日的

工作——这不仅是巡逻与守护，更是一种交付信任的等

待。等待那些水下的亲人自愿现身，告诉你：我很好，我

还在。

未曾料到，在见到江豚之前，竟先有一场盛大的序

曲为我们开场。船鸣声及荡起的浪花，突然惊动了湖中

的鱼群。无数的鱼儿跃出湖面，在眼前跳跃扑腾。有的

跃到半空，有的在湖面滑行，旋转，腾挪，交错，像在为我

们表演一场即兴芭蕾。有几条鱼儿格外勇猛，抢风头般

跃入船舱，哪怕是摔个结实的跟头也毫不畏惧。这突然

而至的喧腾画面，像科幻电影一般，把我惊住了。老蒋

见怪不怪，只是悄悄去熄了机器。

“鱼儿实在太多了，没办法，船一来就要惊扰到它

们。”范细才说。掉落在船舱的鱼大多是鲢鱼与草鱼，个

挺大，最小的也有四五斤重。范细才俯身将它们一一捧

起，用衣角擦掉泥污，小心地放回湖里。

就在这时，老蒋突然说，听！有“呋呋”声。

离船头不足二十米的水面，一个铅灰色的光滑脊背

优雅地拱出，划出一道流畅的弧线，旋即没入水中。太

快了，像幻觉一般。但那一声短促的、如同蒸汽喷发的

“呋呋”声，却真切地钻入耳朵。

是江豚！我惊呼出声。

不是一只，是一大一小，该是母亲与孩子。它们并

不跃出水面，只是轻快地浮起、呼吸、下潜，留下转瞬即

逝的圆形水涡。对于我们的存在，它们似乎习以为常，

显得从容而温和。

那一刻，我懂得了老蒋对江豚的痴迷。这种相逢与

亲近，是一种被接纳与被信任。它们允许我们进入它们

的世界片刻，向我们展示生存的坚韧与美好。

短暂的相逢倏忽而过，湖面又重归平静。已近中

午，日头愈烈，隔着鞋底也能感知到甲板的滚烫。我问

老蒋，这份工作坚持了这么多年，辛苦吗？

说不辛苦是假的。冬天的湖风像刀子一样刮脸，我

们年纪也大了，有时穿两件棉衣都扛不住。夏天更难

熬，最热的时候甲板烫得能烙饼。

心也总是悬着。大旱天，或发洪水，都会担心江豚

搁浅受伤。每次退水的时候，船开不过去的地方，我们

会穿着下水裤步行去沼泽里巡，泥巴吸着腿，每一步都

很费劲，我们几个得相互搀扶着走完，确保每一处都要

巡到，确保没有一头江豚受困。

有时候巡一天，没看到一头豚，心里就空落落的直

发慌。梦里都是江豚“呋呋”的叫声。听到哪里发生江

豚受困或死亡事件，心里更是揪着。真的，就跟惦记自

己的亲人一样。

虽然苦点，但觉得值。老家的乡亲告诉我，他在家

门口看见了江豚，上次看到江豚还是三十年前的事呢。

他这话让我高兴了好多天。

老蒋的话，混着炙热的湖风，在我的心底激荡着。

毛国启比较寡言，始终静静地做着事，神情舒展着，

看上去很满足的样子。他只是告诉我，家里挺好的，大

儿子上了大学，小儿子在县里读初中，还是他们班的护

豚小队长。他的笑容漾在古铜色的脸上，有一种梦幻般

的暖色。

船靠岸时，日头已西斜。回望中的鄱阳湖，浩渺而

安宁，它包容着所有的痛苦与新生、告别与相逢。我仿

佛听到湖水之下，正传来“呋呋”的声响。那既是生命本

身的欢歌，也是吹响在这片古老湖泊上永不停息的守护

号角。

纪 实

听听，，江豚江豚在在““呋呋呋呋””
□□ 蔡蔡 瑛瑛

巡护队在鄱阳湖上巡湖。谢世麟摄

江豚在鄱阳湖里嬉戏。李哲民摄

巡护队为江豚投食。谢世麟摄

一
深秋的清晨，一支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

走进了井冈山革命烈士纪念堂

瞻仰大厅，气氛肃穆庄严

一只只右手坚定地举起、攥拳：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铿锵的誓言在大厅久久回荡

此时的我们

满腔的热血与刚毅写在脸上

二
在吊唁大厅，墙壁上的烈士名录

和汉白玉质地的无名纪念碑

把我们的思绪带进了

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

一个个感天动地的英雄故事

敲击着每个人的心房

此时的我们，早已热泪盈眶，是什么

让中国共产党人如此无私无畏、信念刚强？

三
江西干部学院，灯光明朗

前辈的字字讲述，红军后代的点滴追忆

重现了老一辈共产党人的艰辛与沧桑

曾志，这位从井冈山走出去的伟大女性

比钢还硬的女革命家

在生命之灯燃尽时，选择把骨灰葬在井冈山

她给后代留下的，是一生清白

她给世人留下的，是矢志不渝的信仰

一纸《留言——生命熄灭的交代》

成为这位共产党员的人生绝唱

字字句句，饱含着一个共产党人

无限忠诚的信仰之光

上井冈
□□ 计宏计宏波波

不知怎么的，就跑起来了，正如不知怎么的，就

停下了脚步。开始与停止，都毫无预兆。但我决意

坚持下去。自元旦开始，以崭新的姿态，在碧海蓝天

的海边公园打卡，每天完成五公里跑程。

说起来轻松，实则非常艰难。下午接近四点时，

西斜的太阳将金子般的光辉泼洒在波光荡漾的海

面，交织出金黄与银白的光影。这光芒也照亮了深

绿的草尖和蜿蜒的木质栈道。这样的暖阳，对于搭

帐篷、绑吊床、慵懒坐卧的人们，自是无比惬意。可

对跑者而言，虽非酷暑烈日，打在身上却也燥热难

耐。加之午餐的食物尚未完全消化，水泥地砖的跑

道坚硬而缺乏弹性。这些在他人看来或许不算什么

的问题，在一个体力不济的中年女人身上，都成了迈

开步伐的无形羁绊。

客观的困境始终存在，而内心深处那些我不愿

面对的念头，也时时拉扯着我并不坚定的步伐：能跑

起来就不错了，这把年纪，何必如此拼命？的确，这

种心态上的懈怠，与在写作、工作上逐渐消磨的斗志

同步——一个人衰老的标志，并非脸上的沟壑或鬓

角 的 霜 白 ，而 是 失 去 了 那 份 与 命 运 放 手 一 搏 的 锐

气。我们日渐保守，更愿意缓步徐行，这显然轻松从

容多了。若非心底还残存着那么一点不甘的倔强，

我真是一步都不想迈出。

我确实过了一段缓步徐行的日子，但这并未带

来舒适，反而将我推向恐慌的边缘——怕就此丧失

奔跑的能力，怕生命的状态就此萎缩，怕被打上暮气

沉沉的标签。奔跑，对我而言，更是一种象征，象征

着挣脱自身的负重，冲破年龄的囚笼，重新出发。说

来也巧，每当我面对困境，跑步总像是救生索，是我

意识到危机、开始自救的契机。

不再迟疑，无视头顶的骄阳和脚底的疼痛，我沉

重却又坚定地迈出一步又一步。每一天，我必须是

崭新的，年轻的，与时俱进的。我的每一个步伐，都

是刺向虚弱自我的利刃。海水是那样明澈的蓝，与

头顶的天空交相辉映。我渴望摆脱重重羁绊，跑向

那一片自由的深蓝。

跑到三点五公里时，脚步有些滞重。“加油！”身

后传来一声鼓励。我回头，是一位六十来岁的老者，

身材微胖，腰间绑着的音响正流淌出小声却强劲的

旋律。起初我并未在意，看他身形，不像长期跑者。

但他速度不慢，我跟得并不轻松。跑过一段距离，我

感到脸颊发烫，想必已涨得通红（如今稍一用力跑步

便面红耳赤）。我竭力控制着粗重的喘息，不想显得

过于狼狈。而那老者依旧步履轻松，壮实的身躯已

然超越我几个身位。

没关系，来日方长，按自己的节奏跑吧。接近五

公里终点时，我猛地加速冲刺，如旋风般攻下最后一

段路程。停下，大口大口地喘气。汗水如雨水般奔

涌流淌，浇灌着内心，酣畅淋漓！

海那端，夕阳如一枚熔金的蛋黄，悬在地平线

上，像一个永不坠落的梦。

跑向深蓝
□□ 沐沐 沐沐

都市笔记


